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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離
　

1023年，六月初，一謝五歲

　

　

　

　　一般這時候的一謝都會被託放在對面熟識的人的家中被不太認識的大嬸照顧，大嬸忙碌完

後回過頭總是會找不到一謝而發生各種不同的有趣事件，有時候會惹來嚴肅的母親大罵，但一

旁會有幫忙滅火的父親和極力道歉的大嬸交雜著，有趣到讓一謝會不停地重複上演相同戲碼，
附近鄰居還以為一謝就是這麼調皮搗蛋的孩子。

　

　　今天一謝就很乖巧地坐在自家客廳的木椅上玩著懷中跟他等身大的玩具熊，臉上的笑容跟

綻放著的太陽花一樣燦爛耀眼，從左手邊打過來的光線讓眼睛像藍寶石一樣璀璨。他兩隻胖而

白的小手抓著玩具熊的雙手上下擺動，讓熊一直以左擺右動的頻率搖晃著；兩隻細而亮的雙腳

在桌面下的空中像蝴蝶飛舞般畫著曲線，踢到桌子下方時還讓桌子往上跳了一下。

　

　　「不是教過你腳要放好嗎？」
　

　　這時候出聲音的是正在廚房忙碌的母親。母親正在清洗剛剛盛著餐點的白色碗盤，鏗鏗鏘

鏘的陶瓷撞擊聲音非常清脆，濕漉漉的餐具被放到木頭做成的數個圓形支架中間時，上頭的水

在最下方聚集成最大的水滴，當連結餐具的那個支撐點無法繼續吸附時就掉落到下方的棉布消

逝無蹤了。

　

　　「嗯，剛剛熊快掉了，所以才撞到桌子。」
　

　　母親是背對著自己的，根本沒有看到他在做什麼，於是一謝很自然地就撒了小謊，說完的

同時還吐出舌頭前端擺出愛玩的表情。雖然被這樣告知，但母親也絕非省油的燈，按照剛剛撞

擊的聲音，應該不是身體不小心碰到而產生的。

　

　　「我也提醒過不能說謊吧？」

　
　　聽到母親說這句話的同時，一謝抱緊了熊的腰部，前一秒還在隨意晃動的雙腳就像被拔掉

插頭似的垂了下去，看起來再也不會活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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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

　

　　「你呀，就是被你父親寵壞了。」

　
　　洗完了最後一個盤子，母親用掛在一旁的抹布將雙手上的水珠擦乾並一邊從廚房走到客

廳，他把身體重心擺在左邊，站在圓桌旁看著用熊緊緊遮住小嘴卻用睜大最大的眼睛盯著自己

的一謝。

　

　　母親一見狀，左邊肩膀提高並把頭往左邊壓下讓肩膀和顴骨碰在一起用著帶有特別意義的

笑臉說：「我要跟他告狀，讓他懲罰你！」語調聽起來有點高，但一謝並不知道他是在開玩

笑，所以立刻就用雙手把熊在自己膝蓋上對折還用力的甩著頭阻止母親說出去。
　

　　「那你還說不說謊？」

　

　　雙手往後一擺，母親的雙臂就像鳥類翅膀一樣長在身體兩側，而他的臉隨著腳步的移動貼

近一謝。

　

　　「不會了！」右手的食指合併變成長槍尖端高高地舉在臉的右側。「我發誓…！」
　

　　幼童可愛的動作和言語讓母親不禁大笑起來，他把手中拿著的抹布放在桌上，也拿開了會

阻隔兩人的玩具熊，膝蓋碰在木頭地板上高跪著，修長而溫暖的手臂緊緊環抱住一謝讓他的臉

頰貼著一謝柔軟的臉。

　

　　「果然是像你父親，該說你太黏他而變成跟他一樣呢？還是說你跟他打聽了什麼情報，讓

自己可以逗我開心？」
　

　　父親其實很常不在家，即使能回家也是深夜的時候了，能迎接他的只有母親，而一謝通常

都是隔天早晨才能和父親互動，但父子倆卻像是天天溺在一塊的情侶，最什麼事情都有著某種

水準的默契，就連說話方式和舉動都像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似的，常常能逗的母親放聲大笑。

並不是一謝特別疏遠母親，也不是母親不會陪一謝玩耍，一切應該要歸咎於父親身上那個異於

他人的魅力，當父親出現的時候，一謝總是會繞在他腳邊打轉，母親就只能在一旁安靜的守護

著。

　
　　「我也很喜歡母親喔。」

　

　　手中沒有任何東西，一謝同樣伸起自己的手去繞住母親的脖子。紫色的髮絲在小手的推動

下優美的飄動，看起來就像是河水。

　



　　「雖然跟父親一起比較好玩，但是母親也很重要。」說的時候還摩擦著母親的臉頰，讓臉

上產生溫熱感。

　

　　「……」母親先是有點驚訝的開著嘴看著前方，在感受到溫熱之後就閉起了眼睛。「謝
謝。」柔美動人的聲音在近距離出現，讓一謝臉上泛起紅暈而癡癡的笑著。

　

　　很少有機會可以跟母親這樣互動，這段時間變成一謝記憶裡最寶貴的那一塊。平時的母親

有點嚴肅，家教也很嚴，時常會要求一謝應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讓他繃緊神經做著任何一

件事，也不太會有跟母親玩鬧的場合出現。

 
　　雙手再次圈緊母親的脖子，臉完全伸到母親的背部去吸著那一直飄在母親周圍獨特的氣
味。聞起來很香卻不刺鼻，濃郁又不惹人討厭，是一種讓人放鬆的香氣。這不是家裡洗髮乳或

身體乳有的味道，一謝曾經問過香味的來源，但母親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最後只能以自然

體香做結，而和這體香相近的味道，只有香水百合最合適了。

　

　　如果母親是清新的花香，那父親就是完全相反的汗水味了。

　

　　正當母子兩沉浸在兩人世界裡時，屋子的大門被打了開來，經過走廊傳來了巨大的聲響。
在這傍晚接近黑夜的時間，會打開這個家大門的只有一個人－－父親。

　

　　「啊，父親回來了！」

　

　　聽到聲音的一謝立刻抬起頭，放開母親的脖子並且掙脫母親的懷抱，咚的一聲跳到地上，

然後繞過還跪在地方的母親身體，像子彈一樣地跑出客廳往走廊出口跑過去。

　
　　大門已經被關起，父親彎著腰將一把金色巨劍斜斜地放在靠近門的牆邊，上面鑲著的寶石

讓走廊上的掛燈照得顏色更加鮮豔。安置好武器的父親才剛把頭轉到走廊就被一個很小的衝擊

撞到而往後退了半步。當視線往下移動，最後落在一個紅色圓形的物體上時，他脫去暗沉凝重

的臉，展開一謝時常看到的笑容。

　

　　「這麼熱情的歡迎我，我是不是也該熱情的親一下呢？」

　

　　「不要！才不給父親親！」
　

　　「你這小子，你從母親那裡得到什麼好處啊？說！」

　

　　一如往常的父子又開始打鬧，母親垮著肩膀從客廳出來，無奈的笑著。

　

　　「我才沒有！」



　

　　一謝的臉緊緊地貼住父親的大腿，就像是隻蟬，怎麼動都不會離開，父親抓住了他的雙

手，一出力就把他甩到空中，然後穩當地抱在自己胸口前。

　
　　「那就是你背叛我了，居然玩弄我的感情？」

　

　　「我才沒有背叛呢！」

　

　　兩個人的鼻子互相碰撞，這是感情好的象徵。

　

　　「晚餐吃過了嗎？味道好重。」父親又更貼近了一點，用鼻子去嗅殘留在一謝嘴巴周圍的
氣味。

　

　　「吃過了，哈！」調皮把嘴巴大大張開，然後哈了一口氣。

　

　　「哇！」味道一出現，父親的頭就馬上往後倒。「是洋蔥，味道也太濃厚了吧！」

　

　　「味道很濃，但是很好吃喔。」
　

　　「如果不好吃，就叫你父親趕回家來做飯吧。」

　

　　一直撐在客廳門框上的母親終於開口打斷父子倆交流感情，父親對著他笑了笑，然後把一

謝放下。

　

　　「被我碰到的東西都會燒焦，這不是你講的嗎？奇菈。」
　

　　父親用手掌推了一謝的背，他說：「去刷牙洗澡，把味道用淡一點，記得動作要做確

實。」

　

　　回頭看了父親的臉，原本還想再鬧一下的一謝嘟起了小嘴，用他的臉表示不滿，但父親不

為所動，對他擠眉弄眼的再用下巴對著浴室點了幾下，比不過的一謝只能聽話的往那個方向前

進，並依照指示盥洗。

　
　　一謝進了浴室沒幾分鐘，母親拿了一套乾淨的睡衣掛在洗手台旁的木桶內，並對一謝說：

「洗完澡穿這套衣服，記得擦乾身體後才可以出來。」會這樣叮嚀也是因為常發生一謝沒弄乾

就走出浴缸，導致整個地面都是水，容易使人摔跤。

　

　　確定一謝已經開始洗澡並聽到自己說的話後，母親走回客廳，看著背對著他的父親。

　



　　「末罹琊…」

　

　　父親手中抓著一謝的玩具熊，眼神特別的悲傷。

　
　　「你還沒告訴他吧？」

　

　　「嗯。」母親從後方拍著父親的肩膀。「這種事由你來說會比較恰當吧。」

　

　　「…當初是不是該多生一個？就不會這麼頭痛了。」以開玩笑似的口吻說出口，但裡面卻

充滿了各整悔恨。

　
　　「白天我們可是都不在家，會變成夜空頭疼的。」

　

　　夜空，就是住在對面時常照顧一謝的那位大嬸，他是父母同事的妻子，前幾年丈夫死去

了，兒子也因為意外而身亡，那個家裡只剩他一人，所以當一謝被交付給他照顧時他總是推開

所有過於麻煩的工作答應下來，而也因為熟識，加上彼此都知道對方的想法，所以父母也相當

信任他。

　
　　「唉……」

　

　　看著玩具熊深邃的黑色眼珠，父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戰爭果然是壞東西，這孩子長大後會不會也踏上一樣的路呢？」

　

　　「他是你兒子，想法應該是一樣的。」
　

　　「這是稱讚呢？還是想刺我一刀？」

　

　　母親淡淡的笑了，他說：「都有。」

　

　　兩人的對話一直都是嚴肅卻不過於沉重的氣氛，這是一謝一直－－除了上次睡不著而不小

心看到－－不會看到的景象。他們不會在一謝面前談論有關工作的事情，在他們的認知裡，認

為孩子不應該被父母的情緒所影響，尤其是一個還不滿十二歲的幼童，這種多餘的感情或多或
少都會影響到身心發展，所以這種畫面只會出現在半夜，周圍的人都睡著時，夫妻倆才會在客

廳小聲的交談。

　

　　這一次面對的不只是工作上的問題，而是牽扯到國家大事的秘密任務，兩個人必須同時離

開自己國家的土地一段很長的時間，即使有夜空的照顧也還是令人放不下心。除了時間長以



外，這次的難度也很高，但是人員的配置問題卻一直無法解決，他們無法保證這次會完好無傷

的回來，甚至連能不能再踏到這個熟悉的結界內都是個問題。

　

　　父親的身體往後躺，將頭靠著母親腹部，閉上了雙眼。
　

　　「沒想到只有五年啊…說長不長，說短…也很短。」

　

　　「…你做的很好了。當初要生他時，你還很恐慌的不知道該做什麼，真像個笨蛋。」

　

　　「這句話聽起來真是刺耳。」

　
　　「再刺耳也沒有那孩子天天在自己面前說著要找另一個人討厭。」

　

　　「嘿，我看你忌妒我很久了，怎麼今天每一句都這麼有攻擊力？」

　

　　父親張開雙眼，擺出奇怪的表情看著正上方的母親。

　

　　「難不成要在路上嫌棄你嗎？別笑死別人了。」
　

　　父親爽朗的笑聲從客廳蔓延到走廊上，剛洗好澡走出浴室的一謝馬上就能聽到，他張開大

嘴，小跑步的到客廳門框中央，對著母親的背影大喊。

　

　　「你們在說什麼？」

　

　　猛然聽到一謝聲音的父親和母親立刻改變了自己身體的姿勢，兩個人都看著剛洗的香味四
溢的一謝，表情有點驚訝，但又好像不在意似的非常難捉摸。

　

　　「小子，你過來。」

　

　　父親坐在椅子上，扭轉著上半身對著一謝招手。頭先往右擺了一會的他，幾分鐘後才小步

走到父親身邊，他抬頭看著那對金色眼睛，正用眼神詢問著有什麼事，看起來好笑又好玩。

　

　　用巨大的手掌輕拍著一謝的頭頂，父親慢慢地說：「等等你上床睡覺時，我跟你母親要出
遠門。」

　

　　「出門…為什麼？」

　

　　「你想知道原因嗎？」

　



　　「想。」用力的往地板的方向點了頭。

　

　　「如果我不想告訴你呢？」

　
　　「……」

　

　　一謝沒有再回答，或者該說他不知道要講些什麼。

　

　　「你聽清楚了，我只說這一遍。」父親的手稍微施加了一點力氣，讓一謝無法抬頭看著自

己，甚至不能轉頭去看身後的母親。「這次出去不是幾天，可能長達幾個月，我們準備了足夠

的乾糧和水在儲藏室，肚子餓或渴了就去那裡拿。」雖然是平常可以聽到的聲音，但現在聽起
來卻十分討厭。「我們不在的時候，除了對面大嬸敲門叫你，不然不准開門，也不要到街上亂

走，就留在家裡。」

　

　　「不能…找別人玩嗎？」

　

　　「不行。」

　
　　父親回話的速度很快而且果斷。

　

　　「你能接觸的只有對面的大嬸。」

　

　　「…知道了。」

　

　　父親沒有繼續說話，維持現在這個動作和狀態五分鐘後，終於再次的開口。
　

　　「…你會恨我嗎？」

　

　　被問到這種問題，一開始還不能夠反應，也覺得相當奇怪。前面幾個小時還很開心的交

談，現在卻變成讓一謝難以開口的狀況，怎麼樣都沒辦法用正常的態度去面對，但又不是怨

恨，使他非常掙扎。

　

　　「你以後再對我說。」
　

　　父親放開了手，把那隻手放在他自己的大腿上。

　

　　「如果沒有話要說了，就回房去睡吧，早點睡對你比較好。」

　

　　－－是對身體，還是對心理呢？



　

　　看著只是站著毫無動作與表情的一謝，父親很快的又補上一句話：「怎麼？你想到要說什

麼了嗎？」

　
　　「…那個。」

　

　　一謝把頭抬高，看到桌上面放著的玩具熊，他用左手食指筆直的指著。

　

　　「送給父親，你回來的時候要還我。」

　

　　這種動作通常被寄予某種強烈的希望，會給對方某件物品，希望對方在某種條件下完成某
件事情才會出現，但一謝現在的年齡是不會想到這裡的，大概只是不放心而隨口說出，也可能

是為了讓內心安穩才會有這種作為。

　

　　那個玩具熊是一謝出生時，父親從外頭買回來的商品，淺棕色的毛皮搭上米白的襯布，用

繡線繡出口鼻，再縫上黑色水晶的眼珠子。它一直陪伴一謝成長，不論是口水還是淚水，這隻

熊都吸到布料下方的棉花裡頭，有著某種奇特的味道。

　
　　「好，我答應你。我回來的時候就把它還給你。」

　

　　「說好了喔…」

　

　　「我有食言過嗎？」

　

　　一謝搖搖頭。
　

　　「好，還有要說的嗎？」

　

　　第二次搖了頭。

　

　　「那就去睡吧。」

　

　　父親這次雖然提早回家，但是對話卻比往常來的簡短，一謝也幾乎沒辦法插上幾句話，全
身充滿了無力感。當他拖著沉重的腳要走出客廳時，母親快步的靠了過來，從後方緊緊地抱緊

了他並對他說了一句話。說完，母親放開手，不給一謝回頭的機會，就用兩個手掌將他往外

推，大概是知道父母不要他多說話，所以粘著牆邊慢慢的走，走到走廊盡頭坐落在右手邊的自

己房間。

　



　　抬頭看著房門上自己以前站在椅子上畫的七彩塗鴉，在他內心的某處覺得這種快樂的場景

似乎不會再出現，從父親說要出遠門到禁止他出門的那個時候開始，一謝就這麼認定了。

　

　　墊高腳，轉動起門把，靠近床的窗戶邊有一盞小燈亮著，他看著燈，想著剛剛母親說的那
句話，臉上浮不出笑容。

　

　　－－我們，是愛著你的。

　

　

　


